
艺术星空

相物

画苑
掇英

10 品艺·连载·广告
2019年 7月 11日 星期四

www.jfdaily.com

编辑：朱蕊 执行编辑：张克伟ZHAOHUA

春水东流说君里 马信芳

作为演员， 他曾出演蔡楚生编导的
《粉红色的梦》《新女性》《迷途的羔羊》，史
东山编导的《奋斗》，孙瑜编导的《野玫瑰》

《大路》等影片。 而作为导演，《一江春水向
东流》《乌鸦与麻雀》《林则徐》《聂耳》等经
典在中国电影史上闪耀着光辉。 他就是被
称为“中国电影一代骄子”的郑君里。

郑君里先生离开我们已经 50年。 此
时，不由想起与其儿子郑大里相遇的时刻，

我们曾共同回忆君里先生那难以忘怀的电
影生涯，不由感慨万千。 “用良知咏叹理想，

用无忌挥洒浪漫，用浩荡鼓动伟岸，用细腻
状写微末……”大里用诗赞其父亲的一生，

而不忘他的作品将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候补皇帝”让赵丹佩服

郑君里，祖籍广东，生于上海。 当时，很
多广东人在上海天通庵路一带摆水果摊，郑
君里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个。 微薄的收入支撑
着贫寒的家庭，时至年关，还会有债主上门逼
债。郑君里亲见父亲跪地求债主宽限，不堪的
经历让他从小就有发愤图强的决心。

17岁那年，郑君里作出了改变一生的
重大决定，投考由戏剧家田汉、欧阳予倩
等人创建的南国艺术学院。 在那里，他和
陈凝秋（塞克）、陈白尘、吴作人等成为同
学。 他的艺术生涯是从表演开始的，上学
的时候就在《推销员之死》《娜拉》等戏中
跑龙套。 1929年，他获得了主演王尔德名
剧《莎乐美》的机会，而后还主演过话剧
《大雷雨》。 1932年，成为联华影业公司的
一员， 他也因此由话剧舞台转向电影，出
演了蔡楚生、史东山、孙瑜等编导的多部
影片。 他与阮玲玉是同乡，两人除了《新女
性》外，还在多部影片中合作。

郑君里在银幕和舞台上，形体动作洒
脱自如，善于把握角色内在情绪，给观众
留下深刻印象。 关于这一点，被称为“电影
皇帝”的金焰，对他也称赞有加，因为两人
当年双双入选“中国十大电影明星”，金焰
在赠照给郑君里时，称其为“候补皇帝”。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
剧家联盟相继成立， 郑君里成为左翼文艺
战线上最早期的中坚分子之一。 在剧联的
感召下，他赴工厂、进学校、入剧场，演出
《洪水》《复活》《阿莱城姑娘》 等左翼戏剧。

其间，郑君里等还带队赴南通演出。 当时正
在南通“小小剧社”如痴如醉演戏的赵丹观

看了郑君里的演出后大为佩服。 赵丹遂向
郑君里请教演艺， 郑君里也发现了这个演
艺界的奇才，从此两人结成莫逆之交。

史诗之作《一江春水向东流》

抗战胜利后，郑君里回到上海。 其间，

他成功地完成了由演员向电影导演的转
型。 1946年，他和蔡楚生联合执导他的第
一部导演作品《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部汇
集了白杨、陶金、舒绣文、上官云珠、吴茵
等优秀演员的史诗之作，创下了全国解放

前最高的观影人次纪录———短短三个月，

共 71万人次观看了该片。

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时，蔡楚生正
患肺病， 每天晚上郑君里跑到蔡楚生家
里，商量第二天的拍摄，这部片子的剪辑
也由郑君里完成。 因此蔡楚生说：“没有君
里，就没有这部电影。 ”该片虽是郑导的学
步之作，却已显露出他的非凡禀赋。 剧中
饰演素芬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白杨曾回忆
说：记得君里告诉过我，这部片子起先国
民党检查官怎样也不予通过，后来送过去
“一束花”， 过不了多久影片就被通过了。

原来在这“一束花”里放了几块金表。

关于此片，剧作家柯灵给予极高的评
价：《一江春水向东流》纵贯 8 年，横跨千
里，淋漓尽致地描画了战争中的前方和后
方、生离与死别、断壁残垣与绿酒红灯，几
乎可以当作一部抗日战争的编年史看，而
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正反左右、参差

横斜的对比，犹如重楼复阁，发挥到了极致。

一夜写成《乌鸦与麻雀》

郑君里独立执导故事片是从《乌鸦与麻
雀》开始的。《乌鸦与麻雀》的剧本是一夜之间
完成的。 当时郑君里与赵丹、陈鲤庭、陈白尘
等人一起吃饭聊天，大家兴趣盎然，便说要出
一个剧本，于是陈白尘执笔，第二天便拿出了
剧本。作为一部杰出的社会讽刺喜剧，影片将
当时动荡的时局浓缩于一栋楼房里进行隐
喻，整体结构堪称完美。导演在异常狭窄的空

间里， 通过灵
活的镜头调
度， 展现了一
幅社会众生
相， 真实地记
下了蒋家王朝
的“最后罪恶
史”。

《乌鸦与
麻雀》从 1948

年一直拍到
新中国成立
后，跨越了两
个时代，在人
物刻画、场面
调度、镜头处
理，以至细节
运用等方面，

都体现出郑君里对电影的深刻理解和表现
能力。 郑君里是以极高的起点开始自己的导
演事业的，第一部独立执导的作品就达到了
世界水准。 日本电影学者佐藤忠南认为该片
与同时代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作
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部电影于 1957 年荣获文化部 1949－

1955年优秀影片一等奖。 郑君里凭借此片，

当之无愧地进入了中国一流导演之列。

“红烧头尾”———《林则徐》和《聂耳》

拍摄人物传记片更见郑君里的功力。

1958年开始拍摄的《林则徐》和《聂耳》，后被
誉为“红烧头尾”，成为上影厂向国庆十周年
献上的一份厚礼。

在郑君里看来， 要树起林则徐这个人
物，必须在多场戏中深入挖掘他的性格。 剧
中有一场 “林则徐的一天”颇为用心：通过

描绘林则徐从早到夜、从夜又到早一天之内
错综复杂的内外斗争生活，借以集中地刻画
人物的内心生活和精神面貌。 特别在最后一
节， 郑君里摒除了林则徐身边的任何人，从
容地展开其精神世界，这位历史人物由此树
立。

历史上，林则徐最后被清廷发配至新疆伊
犁。 影片最初结尾是赵丹演的林则徐牵着马，

越走越远，然后意味深长地回眸一望，影片定
格。周总理看后认为这个结尾不够昂扬，希望
将结局设计成类似于“虽然林则徐走了，但人
民群众中的平英团却起来了”的情节。现在
观众看到结尾秦怡扮演的渔家女上战场等镜
头，郑君里就是按照这个情节设计的。

郑君里与聂耳是同代人，还一起工作过。

尽管互相熟悉，当他接手拍摄《聂耳》时，却丝
毫没有懈怠。 相反他采取了与以往 “由上而
下” 完全不同的手法———由下而上， 集思广
益。

开拍时，郑君里又创造出“黑板法”，请场记
把不同的处理方案写在黑板上，让大家选择。他
归纳说：“导演要善于像挤广柑汁一样， 让演员
把心中积累下来的好东西统统挤出来。 ”

该片拍摄可谓匠心独运。聂耳创作《义勇
军进行曲》一节是影片的高潮，郑君里决定借
用音乐来描绘聂耳构思《义勇军进行曲》的全
过程。 他请作曲家根据台本逐个镜头设计音
乐，并先期录音，而后演员根据音乐的曲调和
节奏去表演：聂耳躺在床上翻身思考，接着走
上晒台，最后回到书桌，终于写就《义勇军进
行曲》。专家评说，这不是在配音乐，而是用音
乐表现聂耳创作该曲时的内心历程。

这两部电影都由赵丹主演，特别是林则
徐， 成为赵丹创造的最为成功的银幕形象。

关于这段经历，赵丹曾这样记述：朋友们称
我跟郑君里是“欢喜冤家”。 我们在电影合作
中的成功完全是吵架吵出来的……在拍摄
《聂耳》 的过程中， 在某些镜头的艺术处理
上，我俩之间经常有所争执、相持不下。 有一
次，郑君里气得说：“我下次再也不找你演戏
了！ ”我回嘴：“下次你导演的戏，就是八抬大
轿请我上我也不上了！ ”然而紧接着又共同
迷醉在下一部《林则徐》的新的艺术构思之
中，彼此都“非你不可”了。

一个是大导演，一个是大演员，让《聂
耳》和《林则徐》成为传世的经典。 《聂耳》获
得了第 12 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传记
片奖。1995年，《林则徐》荣膺“中国电影九十
年优秀影片奖”，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导
演奖则授予了郑君里。

斯人已去，作品永存。诚如上海市文联原主
席、导演吴贻弓所言：一个人的经历，相对事业
来说，似乎非常短暂，但如果一个人的经历里有
足以令人缅怀的品格和业绩，那么，它就会和事
业同在，永远积淀在历史里，成为不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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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39 岁的吴昌硕合家定居苏州。

1912年，69岁的吴昌硕正式移居上海。缺了苏
州，吴昌硕也许无法顺利进入海上艺坛；没有
上海，吴昌硕可能更不会成就为一代宗师。 吴
昌硕漫长的艺术进程，既接续了苏州与上海这
两个江南新老都市的文脉，又具有象征意味地
折射出苏州、上海彼时在江南乃至全国城市格
局中地位的变化。

时移世易。百年之后，11位海上老中青优
秀艺术家与他们追慕的 16位前辈大家的 100

多幅多姿多彩的书画作品齐聚苏州美术馆，展
露了他们心中丰厚蕴藉的江南诗意，体现了在
当下长三角一体化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上
海、苏州两座大都市美术创作、展览资源整合、

共享的新举措、新尝试，更反映了上海、苏州长
久以来紧密的文化关联。

江南文化研究专家庄若江教授曾经对
江南做过精彩的描述，而我觉得这番描述更
是对“白发苏州”内涵传神而恰切的阐释：历
史学家说她“悠久”，地理学家说她“温润”，

语言学家界定她的关键词是“吴语”，美学家
对她的评价是“诗性”。 在经济学家看来，她
是“富庶”与“繁华”的代名词，而在文学家、

艺术家的眼里，她就是诗词歌赋，就是画山
绣水，就是说不尽也道不完的风花雪月。

在江南的文化版图中，苏州曾经一枝独
秀，至明清达于顶峰，精致而优雅。 “苏人以
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
之”，上海学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
武认为，其时“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非常自
然地成为全国视线的焦点”， 在社会经济和
人文传统方面具有超强的辐射能力，而上海则处于“慕苏、

扬余风”的边缘地带。 直至 19世纪中叶开埠以后，时局大
变，上海在江南的城市地位才逐渐上升，并一跃而为江南
乃至中国的中心城市。 经济的外向性、开放性、国际化，优
秀移民的大量导入， 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空前的相遇融
合，文化市场的勃兴，这一切无不显示出上海这一新崛起
的现代江南大都市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和吸引力。

不过，苏州和上海的城市角色在近现代的转换并没有
造成彼此的割裂，反而让它们更为亲近。 千年古城苏州从
未心生“妒意”，新兴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也以开放、包容
的姿态不断从苏州汲取诗性的养分，成为传播姑苏文化的
上佳平台。古典的苏州和现代的上海相得益彰，互为补充。

从书画创作的传承看， 我国近现代最重要的美术流
派———海派，也曾受吴地的吴门、虞山、娄东、松江等画风的
影响。虽然其后新兴的海派借助更为开阔的中西文化视野，

“艺术家自由职业的进程，以及由艺术社团、艺术传媒、艺术
市场、艺术教育组构而成的庞大运作网络，实现了历史性的
转型，其画家阵容之浩瀚，绘画风格之纷繁、得时代变革风
气之先的显赫声势和深远影响， 均远远超过了此前所有画
派”（语出上海书画出版社《海派绘画大系》），但诸多海上艺
术家的作品内蕴的江南诗性、姑苏诗意却无处不在。

三生长忆是江南，江南和姑苏已然成为海上艺术家绕
不开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江南之美，姑苏之魅，令他们
魂牵梦绕。

如果对本次展览展出的 11位海上优秀老中青艺术家
与 16位前辈大家的作品做个粗略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不同时代的艺术家对书画创作有着不同的呈现。正是这些
各具时代特质的多元丰富的呈现，才令本次展览具备了一
定的学术性文本研究价值，有可能跳出常见的应景凑热闹
式的书画展览窠臼。

今年正逢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就我个人而言，自然会
对展览中那些前辈艺术家建国后的新创作产生特别的兴
趣。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现代美术面向现实的一种自觉与
升华。 社会的现实图景发生了变化，视觉的图形也应有相
应的不同。 这对那些过去长期沉浸于传统笔墨、已享有声
誉的海派艺术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要有所突破是
相当不容易的。 但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些前辈艺术家，他们
以极大的热情、丰厚的学养、深湛的功力和对艺术创新不
满足的探索精神来回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 从表现自我，

抒写胸中逸气，到转向表现新时代、新人物、新气象、新风
貌、新生活，这些艺术家在艺术上的“转型”是成功的。他们
在艺术创作上所进行的现实转换，不仅体现在描绘了传统
中国画亘古没有表现过的题材，而且体现在中国画家入世
心理与现实情感的表达。 这些作品唤起的境界是崭新的。

境界的转换无疑也引发并直接促成了笔墨语言的重新整
合与新的生机的注入。

拂去时间的尘埃，今天回望，这些作品依然那么动人，

散发出前辈艺术家真挚的创作激情和恒久的艺术魅力，而
这也许正是我们今天的艺术创作所特别应该予以珍视的。

一砚在案 储劲松

旌德归来，我的书房里多了一方宣砚。

砚为长方形，小如一掌，拎在手上很
沉实，砚堂中雕有一只宝瓶，砚池作一字
形。 石色黝黑，久视泛冷艳的钢蓝之光，有
星星点点的金屑散缀其间， 望之清雅安
恬。 以指甲轻叩之，砚作金罄声，有纯阳之
气，回音清越悠扬。 用手去抚摸，砚体娇嫩
润滑，如夏日池中荷伞初张，如二八妙丽
女子吹弹可破的肌肤，手感极好。

朝砚呵一口气，转眼之间凝结成一层
细密的水珠。 有一天兴起，从屋后的小溪
中取来山泉，倒数滴到砚堂中，泉水着于
砚上，即刻收敛成莹白滚圆的一团，将砚
台倾斜至四十五度甚至六十度，水随势滚
动却不溢出，似乎是黏附在了砚上。

前人品石砚，有“观、抚、扣、握、磨、

用”六字诀。 观其色，黝黑典雅、纯净无杂
者为佳。 抚其身，嫩如儿肤、细腻柔润者为
佳。 扣其体，声似金钟、铿锵玲珑者为佳。

握其料，掌中生露、时久渐散者为佳。 磨其
堂，吃墨如风、储墨不涸者为佳。 用其墨，

涩不留笔、停笔浮艳者为佳。

又说，砚之上品，下墨快，发墨好，不渗

水，益笔毫。 下墨，是磨墨时墨条或墨锭中的
墨粒脱落的速度，是物理反应；发墨，是墨粒
中的碳分子与水分子融合的速度和细腻程
度，在此过程中，既有化学反应也有物理反
应。 不渗水，说的是砚石密度大，装水盛墨久
而不漏。 益笔毫，砚台肌肤嫩滑，不伤毛笔。

下墨和发墨，往往是一对矛盾。 下墨
快的砚发墨差，发墨好的砚下墨慢，中国
四大名砚，端砚、歙砚、洮河砚、红丝砚，莫
不如此。 只有其中的精品，才将这一对矛
盾调和得恰到好处。 南宋陈槱《负暄野录》

说砚台下墨、 发墨的情状：“砚贵细而润。

然细则多不发墨，惟细而微有铓锷，方其
受墨时，所谓如热熨斗上搨蜡，不闻其声
而密相粘滞者，斯为上矣。 ”砚石细腻温润
有锋芒者，下墨、发墨性能俱佳。

一砚在案，如见山水淋漓，神仙优游参差
台榭中，如与高士漱石枕流，作长夜世外之谈。

案头的这方宣砚并非佳砚，但观之抚

之扣之握之，咸有名砚风范。 懊悔得很，未带
绩溪或者歙县的好墨回来，一时不能体验砚
上磨墨“杀墨如风，磨之无声”的雅趣，纸上
书写“涩不留笔”的酣畅，也不能一观墨相
“浮艳”之美。涩，即有铓锷，石有锋芒；浮艳，

华美艳丽也。 若用清代歙县制墨大师曹素功
的漱金墨来磨，墨色浮艳之外，当更添几分
贵重之气。

文房四宝笔、墨、纸、砚本是一家子，砚
与墨的关系又相对亲密一些， 一如伉俪于
飞，颉之颃之。 古人说“墨逾坚者，其恋石也
弥甚。 ”又说“墨在砚中，随笔旋转。 ”砚要墨
养，好砚要好墨，普通的墨用于名砚，或者名
墨用于凡庸的砚，都好比无盐配周郎，生生
唐突了风月。

没有好墨，就用清泉水养着吧。 “佳砚，

池水不可令干，每日易以清水，以养石润。 ”

这是明人高濂常用的护砚养砚法，宋人李之
彦也有类似的说法，只要有心，并不难办到。

砚字，拆分开来是“见石”，见石如见人，

久则生情。生长于石上的情，如《石头记》，当
贞固万年逾于凡世人情。 淮剧也有 《石头
记》，为江淮戏的经典剧目，戏名《宝砚记》，

说的是寒儒之女江瑞莲与林家庄少年庄主
林木森相知相恋的故事，江瑞莲赠予心上人
的定情之物，就是一方祖传的御赐宝砚。

清人伊秉绶有砚铭说：“惟砚作田，咸歌
乐岁。墨稼有秋，笔耕无税。”“惟砚作田”四个
字有儒雅清气，我很喜欢。少年时也曾日日临
帖习书于故园竹窗下，勤苦耕耘于砚田之中，

数年过去，字也有了几分皮相，只是随即被衣
饭所扰，其后又耽于读书作文，恍然间二十余
年过去了，人渐老字如旧，徒唤奈何。 虽不习
字，清供一方砚也好，养眼，养心，养气息。

我对自己说，待我把文章写好，就去练
字，从《石鼓文》和《峄山碑》学起，不妨也学
着画一点文人画，学一点镌刻，将来再出新
书，书名题写、插图绘制、序跋铭镌都自己
来，岂不美好？ 问题只在于，文章何日才能写
到好？ 五十岁？ 六十岁？ 抑或八十岁？

文章文章，修行修行，修身修心修文字，

路漫漫其修远，活成一只千岁老妖精才好。

上图为《聂耳》拍摄现场，郑君里（中）

给赵丹（左）说戏

左图为郑君里肖像

善良姑娘阿喜

王秀英一脸蜡黄， 阿喜搀扶着她回
到小屋。阿喜把王秀英安顿躺在炕上，不
声不响地走了。 穆主任关切地问道：“这
孩子病了吗？快找医生看看吧！”王秀英
蜷缩在炕上无助地哭起来。 王泉媛紧紧
地握着她的手，安慰说：“别哭了，秀英，

穆主任就是来帮助咱们的！不会太久了，咱
们一定要逃出去！” 王秀英哭得更厉害了。

她躺在炕上身子不停地发抖，“姑姑，我怕！

我害怕呀！”穆主任以为这个小女孩害怕一
路上的检查和盘问，就说：“只要手续全，

别让他们认出来，就能过关卡……”王秀
英把自己捂在被子里不停地抽搐着。王
泉媛的眼里涌上泪花，“是我没有保护好
她，怪我！”

“可是，这生病……”

“她怀孕了……马进昌的传令兵强
奸了她……” 穆主任气愤地骂道：“真是
畜生！”也许意识到其实自己根本不能把
那个传令兵如何，穆主任哀声叹了口气。

“逃吧。”他说完欲走。王泉媛追到门口，

“穆主任，我们到了兰州，如何才能找到
八路军办事处呢？”

穆主任说：“到了兰州， 先在城外的
杨家小店住下，城里很乱，会不安全。八
路军办事处设在城里。进城以后，你雇辆
黄包车， 车夫就会把你送去。 时候不早
了，我该走了！”

穆主任朝门外走去。“穆大哥！”王泉
媛又一次叫住他。穆主任回过头，看见王
泉媛向他伸出的一只手。 他想上前去握
这只手， 握住这位刚强的女红军团长的
手。然而，他没有。他双脚一并，抬起右手
向王泉媛敬了一个军礼！ 王泉媛眼含热
泪， 走上前紧紧地握住了穆主任向她敬

礼的手，说：“穆大哥，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对我的帮助！”穆主任想说什么，喉头上下
动了动，终于忍住，什么也没说，转过身走
了。

自从阿喜搬来和王泉媛、 王秀英住到
一起后， 王泉媛经常在晚上给她讲红军的
故事，讲红军为了解救中华民族的危难，不
怕流血，不怕牺牲，勇敢杀敌的故事。有时
逗得阿喜和秀英开心地笑， 有时又惹得她
俩掉眼泪。

是时候了，一定要争取到阿喜的帮助！

晚上，王泉媛问阿喜：“阿喜，县里第一科科
长叫什么名字？ 你给我到外面刻一个他的
私章好不好？”

阿喜吓得直发抖，“叫马团长知道了，

我就没命了！”

“我们可以不告诉他！”

“可是，我害怕。”

“阿喜呀，你看我和王秀英在这里受苦
受难，挨打挨骂，这样不被当人看，你心里
不难过吗？”

“王团长，我难过，我为你，为你挨打，

为秀英妹妹被人欺负，我哭过。可是，我一
家人的小命全捏在马进昌手里， 我……害
怕。”

王秀英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王泉媛
又做了阿喜许多次工作， 可阿喜不是睡着
了，就是重复那两句：“我怕，我不敢……”

王泉媛几乎绝望了， 也许真的没有逃走的
机会了……一个月黑风寒的晚上， 阿喜挟
了个包袱走进小黑屋。“阿喜， 回家去了？”

王泉媛问。“嗯。”“爹妈都好吧？”“好。”阿喜
将包袱放在了王泉媛面前。豆大的油灯前，

王泉媛打开包袱，不由得心一颤。她看见包
袱里是一件男人穿的长衫、一副墨镜、一顶
黑礼帽，还有一个小戳子。

“等一等，我马上就回来！”阿喜出去，

不一会， 手里握一根铜把木杆的文明棒走
了进来。她说：“我把它夹在柴火堆里了！”

王泉媛手捧着包袱， 激动得说不出话
来。 王秀英挪动着笨重的身子靠在王泉媛
身边，“团长， 我们可以逃走啦！”“是呵，我
们可以逃走了！”王泉媛搂着王秀英嘤嘤哭
起来。

忽然想起还没谢阿喜， 王泉媛抹着泪
说：“秀英，从现在开始咱谁也不许哭了！咱
们能逃出去了，该笑才对呀！”见王秀英终
于止住了悲伤，她转身对阿喜说：“阿喜，你
是个善良的姑娘，谢谢你帮了我们大忙！”

阿喜爬上床， 钻进被窝，“不谢， 王团

长，你们要逃可要看好了再走，这里里外外
有十几道岗，数不清的兵，千万别让他们抓
住你。”王泉媛通过在村里几次走动，多少
已看到些情况，但要真正实施逃离计划，却
须前后左右都想清楚，想周到的。

这天，王泉媛冒着大雪走到了村西头，

发现两个土围子中间有一条大沟， 沟坡不
太陡，沟底却很深，有五六米，一直通向外
面，围子附近无士兵把守。可以从这条沟里
逃出去，王泉媛在心里说。

她惊喜又有所发现， 把这一发现才告
诉王秀英，秀英却说：“团长，算了吧！”王泉
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了？”王秀英
一脸沮丧， 唉声叹气道：“这么大的事你真
一点没听说？” 王泉媛急了，“我上哪去听
说？ 你快说吧， 就是天塌地陷又有什么坏
处，难道说还有比咱们现在更糟的吗？”

王秀英痛苦地摇着头说：“敌人又要搬
家了！我是说，咱们刚熟悉了这周围环境，

再到一个陌生地方，人生地不熟，不知什么
时候才能逃走，我这肚子……”王秀英抱着
肚子哭出了声。

“没说去什么地方？”“说了一个地方我
没记住，好像离凉州不远。”“你说离凉州不
远？”王泉媛抓住了秀英胳膊。“是，她是这
么说的。”“没说是凉州东边还是凉州西
边？”“……好像是东边一个啥县。” 王泉媛
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突然抱住王秀英双
肩，“秀英，咱们有救了！它越往东走，咱越
有希望逃出去呀！ 你想， 它要是移防到兰
州，咱不是迈步就回家了吗？”

王秀英脸上还挂着泪， 憋不住地又大
笑起来，“对呀， 团长，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
呢？这下可好了，马匪用大车就送咱回兰州
了！”

“不是回兰州， 而是送咱百十里路，送
多少算多少吧，只要是往东走，咱就跟着！”

（二十二）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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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霞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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